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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中心网执行副理事长程刚：

扎扎实实地做好数据这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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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别什么都想参与，什么都
想做，觉得到处都是机会，其实
很可能是套路，是陷阱。 一个机
构，其实能够扎扎实实地做好一
件事，做精、做细、做透，就已经
成功了。 又想做这个，又想做那
个，杂而不透，慢慢就黄了，机构
也会分散，所以得经得起诱惑。 ”
程刚说道。

程刚，伴随着基金会中心网
走过近 8 年的发展历程后，于
2016 年正式卸任基金会中心网
总裁一职，转而成为执行副理事
长，于他而言，不再需要过多地
参与机构的实际运作，有更多的
时间出去走走看看，了解不同的
事情， 反而可以跳出固有思维，
思考公益行业这些年的变化。

翻开程刚的工作履历，可谓
与公益发展息息相关，1993 年进
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负责
全国希望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的
建设工作，先后任希望工程管理
办公室副主任、希望工程管理信
息中心主任；1998 年开始致力于
中国基金会及慈善领域的信息
化建设和透明度倡导；1999 年参
与了中国非营利组织信息网的
组建工作；2009 年参与了基金会
中心网的筹建工作，并一直工作
至今。 目前还兼任着几家基金会
和公益研究机构的理事和监事
等社会职务。

23 年来，程刚基本上没有离
开过中国公益行业，并且一直站
在公益行业的一线，见证着它的
发展与变革。 作为早期进入体制
内公募基金会的一批人，对于这
些中国公益行业的老牌巨头，程
刚有自己独特的情感与认识。
“时代在变， 行业在发展， 你不
变，不改革，就只能成为旧时代
的烙印。 ”

这么多年，我们只做一件事

《公益时报》：基金会中心网
为什么会一直致力于收集基金
会的相关数据呢？

程刚： 数据不是万能的，但
数据是对于一些事物客观发展
最直观、最具象的表述，你要了
解一件事情，离不开数据，因为
那是基础。 我们就是通过采集行
业相关的数据， 并进行归类，整
理，研究，建立一个数据中心，这
是一个枯燥的过程，但我们在坚
持，并努力将数据不断细化。

现在， 使用我们数据的用
户，有很多是学者或者行业研究
人员，但是未来，我们希望这些
数据服务对象能够返回到数据
的生产源，也就是公益机构。

他们通过基金会中心网看
到与自己相近的公益机构的全
方位数据， 并进行对比分析；甚
至包括企业、个人可以在这里看
到对于某一类相同的公益项目，
有多少家公益机构正在开展，每
家的开展情况如何，公众对于此
类公益项目的参与程度等。

《公益时报》：很多机构在自

身发展过程中会不断试图改变，
寻找新的定位，基金会中心网是
否有想过转型或改版呢？

程刚： 我们只做一件事，我
们所有的业务都是围绕数据开
展的，这就够了。 别什么都想参
与，什么都想做，觉得到处都是
机会， 其实很有可能是套路，是
陷阱。

一个机构，其实能够扎扎实
实地做好一件事，做精、做细、做
透，就已经成功了。 又想做这个，
又想做那个， 机构自身就会分
散，杂而不透，慢慢就黄了，所以
要经得起诱惑。 ”

不改革， 就只能成为旧时
代的烙印

《公益时报》：《慈善法》颁布
实施后，对于基金会产生了哪些
重大影响？

程刚：早期的大型公募基金
会， 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均衡、
不完善的时期产生的。 这些年，
在保障社会稳定发展、解决老百
姓问题中，它们起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 但也正因为是特殊时期的
产物，它们活在体制内，背后的
行政色彩很浓重；也成为中国公
益行业大资源的占有者。 而随着
行业发展，越来越多的非公募基
金会出现，新的理念、新的玩法
不断更迭，有一些依旧以老的模
式运作的公募基金会渐渐有些
不适应。 如今，《慈善法》颁布实
施，公募权开放，很多有活力、有
创新力的非公募基金会迅速发
展，这时候，如果你还按照老套
路，会被淹没的。

可能我们都知道，有些基金
会的理事会很难实现有效治理，
更像是在走流程，还是要听主管
单位主要领导的意见。 尽管按照
法规要求基金会重大决议都需
要理事会表决通过，但是我们还
是习惯于领导在会上对已经确
定的事项进行通报，理事们的意
见似乎无关紧要。 这就看出，我
们的很多老牌公募基金会，体制
机制中的行政色彩还没放下或
者不想放下，这是不行的。

《公益时报》：老牌公募基金
会应该怎么做呢？ 它们已经有了
哪些改变？

程刚 ：最近，我得知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今年的筹款突破 3
亿，超过很多同类的全国性公募
基金会，它们一直在改变，效果
很好；再比如中华少年儿童慈善
救助基金会， 募款能力非常强，
就是因为选择了民间性、资助型
的发展模式。 这两家基金会的筹
款中来自互联网筹款与来自公
众个人的筹款都超过了 50%！ 紧
跟着时代，这样才行。 ”

《公益时报》：公募基金会面
临的很多问题是过去 20 年活在
体制内所积累的，不是短时间内
就能彻底解决的。 那么其他的中
小型公益机构会怎样呢？

程刚 ：未来一段时间，公益

行业的活力，将越来越集中到中
小型公益机构身上。

其实在金融圈早就有了，它
们早就开始关注中小企业的创
新、发展，作为推动行业的驱动
力，原因就是中小企业本身管理
更方便，更灵活，转型也可以在
短时间内实现，不需要太多受到
内部体制机制的束缚； 另外，中
小企业的注册更简单，而数量的
不断提升必然会带来市场竞争
的激烈，竞争有了，活力自然就
有了。

在公益行业， 道理是一样
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型基金
会出现，靠自身的能力、创新，在
领域内发展，必定会更有活力。 ”

与之相反，大型公募基金会
数量不会增加， 甚至会减少，这
是发展趋势。 新的《基金会管理
条例》里会将注册全国性公募基
金会的原始资金从 800 万提高
到了 8000 万， 这是一个非常大
的跨度。

在我看来，这种全国性大型
基金会增长速度会放缓，而且随
着参与公益慈善途径的不断丰
富，富人及资产拥有者会越来越
多的通过慈善信托的方式参与，
不会耗巨资成立全国性质的公
募基金会，太麻烦，资金来源是
问题，如何花钱也是问题。 ”

别总想着弯道超车，
容易翻车

《公益时报 》：最近几年 ，互
联网等新的技术手段引起了公
益行业的变化，新技术的运用会
不会加速公益行业的发展呢？

程刚： 现在的中国公益行业
还很初级， 是在向一个互助社会
发展。不论是个人求助，还是公益
机构开展的项目所涉及的教育、
医疗、扶贫等，说白了就是弥补我
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社会资
源分布不均匀所引发的一系列社
会问题， 是在做一些本该属于社
会保障体系范围内的事情。

中国现在的公益水平，就像
是 1960 年的美国， 我们只是在
同样的时间中，有了新的技术可
以使用，这种技术改变的更多的
是外在的发展， 筹款更加便捷，
更加高效， 但行业做的事情，公
益机构内在的建设，体制的完善
程度，以及整个社会的认识及公
众的意识，这些都不是这些技术
手段短时间就能改变的。

举个例子，现在国内很流行
谈筹款，同样的问题，在国内和
国外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视
角在探讨，在国内，大家更多的
关注是如何提升机构的筹款能
力，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够筹集
更多的资金，是以筹集资金为最
终目的。 而在国外，大家讨论的
是什么样的机构应该面向什么
样的群体筹款，这些机构能够解
决的实际问题是什么，与什么样
的群体沟通可以产生共鸣从而
获得捐赠。

《公益时报 》：新科技 、新手
段的加入有可能帮助中国的公
益行业实现“弯道超车”吗？

程刚：“弯道超车”思想是国
人比较喜欢的，原意指中国经济
社会快速超常的发展。 在一定程
度上表明我们的一些机构、个人
对发展的渴望，也反映出我们的
浮躁。

事物发展是有规律的，别人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才走到这一
步，我们怎么能够想着绕近路赶
超呢？ 更何况弯道超车本身就是
违规的，不但不利于我们行业的
健康发展，还有可能失去现有成
果，还是要踏踏实实做。

探索公益人才培养

《公益时报 》：2012 年 ，基金
会中心网联合上海宋庆龄基金
会及北师大珠海分校合建了北
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宋庆龄公
益慈善教育中心，是基于什么样
的考虑？

程刚 ：这个项目，是我主动

提出加入的。 我们参与，但实际
人员就是我自己，顶多再拉着陶
泽（现任基金会中心网总裁），利
用周末的时间往返于北京和珠
海两地， 或自己作为主讲老师，
或协调一些行业专家去为学生
讲课。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每年提
供资助，这些费用基本上都花在
老师的聘请上，我们本身并不会
从当中拿钱。

我认为这一项目是符合中
国公益事业发展趋势的。 当时正
值郭美美事件，对公益行业影响
非常大，社会舆论很差，我开始
认为是公益机构自身没有公信
力，才会出现因为一件事情而让
整个行业如此受牵连。 后来我发
现，其实是我们公益行业没有尊
严，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专业，让
大家觉得什么样的人都能做公
益，鱼龙混杂，所以我认为需要
开设这样一个专业，培养专业人
才。

《公益时报》：目前这一项目
的进展如何，培养了多少公益人
才？

程刚 ：目前，每届培养的学
生都不超过 40 人， 采取 2＋2 的
教学模式，2 年大学学习后可申
报这一专业，我们也设定了专门
的学分考核制度，并且有半年的
实习期，都是进入公益机构进行
实习，获得的反馈特别好。 因为
本身他们掌握了一定专业知识，
也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且在理
念上认同公益行业，所以很容易
融入到公益机构当中。

我们也考虑过能够作为一
个独立的学院进行教学，但是这
就需要先到教育部将公益慈善
申请设置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
这个环节是非常困难的，有一些
专家认为目前虽然在小范围开
展的非常成功，但是一旦在教育
部专业名录中增设这一专业，很
多高校就会增设这一专业，但是
目前没有成体系的教学内容，而
且没有那么大的需求量。 所以，
我们还在探讨。

■ 本报记者 菅宇正


